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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劉以鬯在 「香港文學國際研
討會」上發言，題為《編香港文學的甘苦
》。他明確指出： 「辦《香港文學》有兩
個宗旨：（一）提高香港文學的水平；（
二）將各地華文文學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
動。」劉以鬯提到，有人對《香港文學》
刊登香港以外的作品不解，他解釋說：香
港與海外有密切的聯繫，難以切割，他引
用自己在《香港文學》1989年第1期 「編後
記」中的話解釋說： 「香港作家的流動性
很高。目前居住在台灣高雄的余光中；居
住在英國的桑簡流；居住在加拿大的盧因
、梁麗芳、陳中禧；居住在美國的陳若曦
、葉維廉、柯振中；居住在法國的郭恩慈
、黎翠華；居住在菲律賓的文志；居住在
巴西的劉同縝；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居
住在上海的柯靈；居住在北京的黃秋耘等
，過去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為繁榮
香港文學作出了貢獻。《香港文學》刊登
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加深讀者對香港文
學的認識，是優點，不是缺點。」〔劉以
鬯《編香港文學的甘苦》，《活潑紛繁的
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912-913頁。〕令劉以鬯欣慰的是
，散居海外的香港作家不但自己寫作，還
在海外組織華文學會，為世界華文文學作
出了很大貢獻。在一年前（1998）的另一
次香港文學研討會上，劉以鬯做了題為《
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位置》的發言
，他指出： 「舉例來說，盧因、梁麗芳、
陳浩泉等移居加拿大後組織 『加拿大華裔
作家協會』，林湄移居荷蘭後組織 『荷、
比、盧華人寫作協會』，姚拓移居馬來西
亞任《學生周報》、《蕉風》主編，魏中
天移居美國後任 『美國舊金山中美文化交
流協會』顧問，黃河浪移居夏威夷後任 『
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
。〔劉以鬯《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
位置》，《騰飛歲月——1949年以來的香
港文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騰飛歲
月」 編委會出版2008年12月第1版，第2頁
。〕

香港與海外的關係，是天然形成的。
五十年代以來，內地和台灣都較為封閉，
唯香港是開放地區，銜接各方。香港的刊
物從一開始起，就並不局限於香港之內，
其流動性有時候出乎我們的想像。我們熟
知的一個例子，就是《中國學生周報》。
《中國學生周報》鼎盛時，既有香港版，
又有星馬版、印尼版和緬甸版，印數也都
相當可觀。

《華僑文藝》創刊於1962年6月， 「《
華僑文藝》的作者，大多以海外的為主。
如星洲的黃崖、美國的李金發、台灣的墨

人、覃子豪、管管、王平陵、謝冰莹，澳
門的方羊等，都是長期支持這個刊物的作
家。此外，由於編者與台灣藍星詩社的創
辦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
，每期均有作品發表。」在銷售方面，據
主編丁平說： 「我們這個刊物，每期印三
千本，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
路。」〔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
藝〉》，《香港文學》1986年第1期。〕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香港的《文壇》
。《文壇》由李金髮於1940年在廣東曲江
創辦，1950年3月在香港復刊，由盧森主編
，《文壇》一直到辦到1974年才停刊，一
共辦了346期，是香港時間最長的文藝刊物
之一。1954年1月《文壇》第106期刊出了
一份訂戶統計資料，《文壇》的訂戶數字
如下：美國：150；加拿大：150；非洲：
100；歐洲：50；澳洲：50；毛厘士：100
；馬達加斯加：50；東南亞（不包括馬來
西亞）：100；馬來西亞：100；菲律賓：
50；南美及各島：100；港九及澳門：100
；其他：20。從訂閱數字看，美國、加拿
大、東南亞、非洲、南美都是其重要訂戶
，而香港自身，加上澳門，訂閱數字只和
馬來西亞相同，東南亞整個數字，數量遠
遠超過港澳。

劉以鬯從一開始起，就利用了香港這
一特殊優勢，他沒有將《香港文學》局限
於香港之內，而是以香港作家為經，延展
到整個世界華文文學。在《香港文學》目
錄上，作家前面往往在括號內冠以國籍，
從目錄看，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作家特別多
，甚至超過了香港本地作家。2000年陶然
主編以後，取消了以括號註明國籍和地區
的做法，本土年輕作家數量增加，不過華
文作家仍然很受重視，陶然所編的國別華
文作家專輯比以前反而更多了。需要注意
的是，很多前面冠於外國國籍的作家，其
實很多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香港作家，而
一些沒有括號的作家如施叔青等，其實是

反而是外地來的。
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最為密切。五六十

年代現代主義運動，是港台兩地密切合作
的結果。從《文藝新潮》到《好望角》，
都有大量的台灣作家在上面發表作品。與
此同時，葉維廉、戴天、王無邪、王敬羲
、溫健騮等人到台灣留學，參與了台灣的
現代主義運動。李英豪身在香港，其評論
對象卻是台灣詩人，著作也在台灣風行。
《中國學生周報》在1965年之前，也主要
以發表台灣作家作品為主。1967年，台灣
林海音創辦的《純文學》，更是創刊了香
港版，由從台回港的王敬羲負責。《香港
文學》創刊後，刊登過大量的台灣作家作
品，發表過林海音、陳映真及白先勇等人
的專輯，連載過葉石濤《台灣文學史大綱
》。與香港文學史有重疊的台灣作家，有
以下幾位：
施叔青（1945-）

1979年寓居香港，1994年返回台北。
施叔青初到香港，以 「香港的故事」 小說
系列為人所知，其中《驅魔》發表於《香
港文學》1986年第1期。在香港後期，施
叔青撰寫了《香港三部曲》，試圖為香港
歷史畫像。《香港文學》在2011年第2期
組織了施叔青 「專輯」 ，刊登了陳芳明、
王德威、李瑞騰等人的評論文章。
鍾玲（1945-）

1967年自台灣赴美，1977年定居香港
，1989年返回台灣，2003年返回香港，任
職浸會大學，2012年榮休後任職澳門鄭裕
彤書院，最後又回到了台灣。《香港文學
》創刊第一期，她就發表了一篇評論《大
廈的巨影——評葉娓娜的〈看星星〉小說
集》，其後她又發表了不少詩歌和小說，
是一個多面手，不過題材往往還停留在台
灣。
余光中（1928-2017）

1974至1985年間來香港中文大學執教
，影響了一批《詩風》派的香港詩人。由

於其影響，引發了文壇關於 「余派」 及 「
沙田文學」 派的爭議。余光中回台灣那一
年，正逢《香港文學》創刊。他回到台灣
後，持續不斷地為《香港文學》供稿。

紀弦（1913-2013）
出道於上海，在台灣成名，然而不為

人所知道的是，他與香港文壇結緣已久。
早在30年代中期《紅豆》期間，他就以路
易士之名發表了為數不少的作品。五六十
年代，他人在台灣，仍然為香港的《文藝
新潮》等刊物上寫稿。1976年底，紀弦移
民美西，還為《香港文學》撰寫了不少詩
歌作品。2013年9月號，《香港文學》發
表了悼念紀弦的專輯。

上面已經提到，五六十年代，香港的
報刊多數在東南亞流通，香港出版的文學
作品也在東南亞有很多讀者，這一點有專
門的統計〔潘碧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
學對馬華文學傳播的影響（1949-1975）》
，《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
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8-762頁。〕據
《南洋文藝》（1961）總編譚秀牧稱， 「
那時，香港百萬人口，出版的書刊，一般
都印行兩三千本；百分之八十都運銷南洋
，餘下的百分二十，幾年也買不完，毫不
出奇。可見當時南洋對中文書刊之需求情
況。」〔譚秀牧《我與南洋文藝》，《香
港文學》1986年第1期，總第13期。〕可見
南洋對於香港書刊的需求之大。作家在香
港與東南亞之間的往來，也很頻繁。

1952年，劉以鬯應新加坡《益世報》
之邀，提任主筆兼副刊編輯，此後輾轉多
個報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度過了5年（
1952-1957），留下了《星嘉坡故事》（
1957）、《蕉風椰雨》（1961）等著作。

1956年， 「友聯」先後派余德寬、王
健武、王兆麟、陳濯生、邱然、奚會暲等
核心成員去東南亞經營《中國學生周報》
和《蕉風》，後來王健武、姚拓、黃崖、
古梅、黎永振、劉國堅等人也先後過去。
姚拓（1922-2009）1957年2月到馬來西亞
，任《周報》主編，同時參與編輯《蕉風
》雜誌，他曾回憶他與黃思騁在馬來西亞
編《蕉風》的情況， 「1957年，我由香港
遷居馬來西亞，同時也兼編《蕉風》月刊
，在供稿方面，思騁兄是支持我最有力的
一位。大概是在1959年或六零年，思騁兄

由港南來，我主編學生周報，他主編《蕉
風》，同在吉隆坡八達靈的《蕉風》現址
工作。《蕉風》由他主編後，銷路大增。
同時，我們在金馬侖、波德申、檳城、怡
保等地，舉辦文藝座談會、文藝野餐會等
等，在推動馬華文學方面，他和我都盡了
一些力量。」〔金進《1950、60年代香港
與馬華現代文學關係之考辨—以姚拓的
文學活動為中心的考察》，《香港文學》
2012年第9期。〕1959年，馬來西亞印務公
司在吉隆坡成立，姚拓隨《周報》和《蕉
風》雜誌都遷到吉隆坡。

力匡1958年5月到新加坡定居，此後就
再也沒有回港。楊際光（1926-2001）1959
年移居吉隆坡，任《虎報》副總編。《虎
報》係胡文虎家族與友聯合辦的報紙，姚
妒曾編過副刊 「處女林」，黃崖曾編過文
藝副刊 「原野」。司馬長風也在1968年去
吉隆坡，碰到馬來西亞種族暴亂差點回不
來。徐訏也曾南下。據黃崖所述，他們覺
得香港畢竟是一個殖民地，中文發展的空
間不如南洋， 「離開香港，是五十年代許
多作家的願望，劉以鬯等人，不是到過南
洋嗎？就算是徐訏，走了又來，香港的空
間，畢竟太小，那個年代，南洋的華文教
育最蓬勃，每個華人都懂華文，連帶華文
文化，甚至華文文藝，亦充滿生機、希望
，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甚至是一條胡同
。」〔黃崖《最後的心路歷程》，《香港
文學》1992年第4期。〕

《香港文學》創刊後，很重視發表東
南亞華文文學。創刊第1期，就發表了 「馬
來西亞作品特輯」。在《香港文學》較多
發表作品的馬來西亞作家有北方北、孟沙
、朵拉，黎紫書等，新加坡作家有力匡、
黃孟文、駱明、田流、駱明、尤金等，印
尼作家有林萬里，黃東平，菲律賓作家有
施穎洲、柯清淡、文志等，泰國作家有黃
崖、司馬攻、曾心、嶺南人、夢莉等。東
南亞區域的專輯後來屢屢出現《香港文學
》，成為亮麗的風景。

六
釋迦牟尼到底留下多少舍利？因為

釋迦牟尼的舍利，當年印度的八大王國
劍拔弩張，一場亙古未有的舍利戰爭一
觸即發，八個國王各自派兵把釋迦牟尼
火化現場包圍得風雨不透，軍隊摩拳擦
掌，旗鮮械耀，只看熄火之後舍利的情
況。幸虧有高僧大德出面協調，在釋迦
牟尼眼前，豈能兵戎相見？佛祖教導忘
者又焉能擁有釋迦牟尼的舍利？終於決
定，把釋迦牟尼的舍利分成八份，每個
國王珍藏一份，每個王國建一佛塔，作
為珍藏佛祖舍利之殿。那當是世界上第
一次建塔。世界第一塔就是佛塔，佛塔
也是梵文，自流傳入中國後，塔的式樣
、結構也千姿百態，但在佛教中，那都
不能稱塔，佛教中只有安放舍利的塔可
稱為塔，沒有舍利的只能稱其為 「支提
」也是梵文。

釋迦牟尼到底留下多少舍利？誰是
權威的說法？有說四萬八千枚，頭骨、
牙骨、頰骨、指骨等等舍利，釋迦牟尼
為什麼火化後會產生那麼多舍利？有科
學的說法嗎？有位哲人說得真對，已知
世界探知得越廣越深，未知世界就越廣

越大。
我在中國拜見過佛祖的舍利，比如

陝西法門寺的佛指舍利，拜見時的那情
那景至今猶在眼前。激動的心情至今依
舊。據說在中國有佛祖舍利的不下十幾
處，但在尼泊爾，卻似乎未見一處，只
有在他的出生地藍毗尼有一大冢，內藏
有釋迦牟尼的牙舍利。我們沒有搞明白
，為什麼這顆佛祖的牙舍利沒有安放在
佛塔之內？這其中該有多少故事？多少
傳奇？

讓人感到神秘的是在那個牙舍利的
大冢上，有一棵參天茂盛的菩提樹，其
樹華蓋之大能遮避整座大冢，菩提樹葉
又大又厚，長長的葉梢尖尖地直挺天外
，樹葉之密，一柄緊簇一柄，似乎密不
透風，但微風一掠，滿樹，滿天皆是樹
搖葉動，嘩嘩之聲猶如寺中群僧翻閱經
書。據說其冢之外有堂，堂前有殿，殿
前有廟，廟前有塔，而如今則已灰飛煙
滅，只有這棵不老不眠的菩提樹空對大
冢，在喃喃自語，彷彿還在講述着千年
的興衰。

站在釋迦牟尼舍利大冢前，早晨晨
光之中，能眺望見印度的田野森林，能
遠遠地看見印度的恆河，能隱隱地看見

東南方有紫氣升騰，那兒就是佛教史上
最著名學府那爛陀寺。也是當時世界上
最大的佛教寺廟，直到今日似乎也沒有
哪座寺廟能超過那爛佗寺，因為據唐玄
奘記載，當年他去時，那爛陀寺有僧人
多達萬餘人。中國最早到那爛佗寺學佛
的是東晉的大僧法顯大和尚，學習的時
間最長，最有成就的是唐玄奘。

那爛陀寺其實是座極神聖的佛學院
，哪朝哪代哪年建的寺？開的學？印度
無文字記載，依然要靠唐玄奘的記述。
那爛佗寺當時的廟階甚高，絕非是僧人
就能邁進的；要入那爛佗寺修行，入則
必考，入考甚嚴，經、律、論，門門必
高中，否則勸其後轉。每年因考試不得
入者竟然十之七八，其考之嚴、之難不
比今日考取北大、清華易。唐玄奘入考
時，那爛陀寺的主持大和尚僧名為感賢
法師，入得門來，進得堂來，拜得佛來
，感賢大和尚要親自考考這位不遠萬里
來到印度的東土和尚，因為他早有耳聞
，玄奘盟誓，不入印度，絕不東歸一步
。據說感賢第一堂面試，整整考了三天
；三堂面試，考得那爛陀寺外大塘中千
朵蓮花一起開放，水中朵朵蓮花，已經
一百多歲的老主持大和尚望着廟寺千年

難遇的聖景，輕輕捋着齊胸的大白鬍鬚
，舉行隆重的收徒儀式。據說感賢大師
一生只收過二十五位高徒，唐玄奘最傑
出，鬚髮皆白的百歲老和尚以手摸頂，
親自授課，為唐玄奘講經十五個月，《
瑜伽師地論》是最深奧的佛經之一，全
經共有四萬餘字，是一部包納萬類的大
經。最初寫在多羅樹葉上，佛教之中稱
貝葉經，唐玄奘在那爛佗寺學經五年，
讀了三遍；臨行，曾在那爛佗寺大廟前
栽下一棵菩提樹，一千多年過去了，那
爛佗寺的盛況早已一去不返了，早已是
「秦磚漢瓦」，其情其景猶如釋迦牟尼

在藍毗尼牙舍利的情景，但那棵菩提樹
依然挺拔，依然茁壯，依然風采，依然
如故。也有一說，眼前這棵在藍毗尼牙
舍利冢前的菩提樹也是唐玄奘當年前來

朝敬時栽的，如今千年已過，只有它和
那爛佗寺前的那棵菩提樹隔空相望，隔
山隔水，喃喃相語。

藍毗尼的早晨，明光微曦，會有一
群群鳥鴉靜靜地落在牆上、樹上、電線
上，甚至路邊小舖的桌椅上。這裏一種
頸背上有一圈灰褐色頂圈的烏鴉，可能
是藍毗尼特有，讓人稱奇的是它們會像
鴿子一樣列成方隊飛翔，然後一隻按一
隻斜飛着從半空中衝刺下來，發出一聲
接一聲地尖脆而響亮的叫聲。

一切都在甦醒，一切都在朝陽，一
切都在等待，幾千個朝霞，幾千個旭日
，幾千個風光，都因為釋迦牟尼？藍毗
尼的早晨讓人難忘，那是聖地的靈光。

（完）

▲江蘇南京市秦淮區明代大報恩寺

藏有佛頂舍利 資料圖片

◀鍾玲（左二
）擔任 「紅樓
夢獎：世界華
文長篇小說獎
」 決審委員會
主席

大公報記者
李磊澤攝

□趙稀方

《香港文學》不但聯合香港各派作家，同時也匯聚世界各地

華文作家。《香港文學》的一個與眾不同的重要定位，就是成為

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心。

從《 》看香港文學（七）

．趙稀方
博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
後殖民理論》、《翻譯現代性》、《理論與歷史》、《小說香港》等著作。
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人，波蘭羅茲大學，台灣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
校客座教授。

□白頭翁

．白頭翁
本名崔濟哲，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新華通訊社副社
長，中國報業協會副主席。著有《走進黑色世界》《舊曲新歌》《清唱》
《風從天上來》《歷史的氣質》等，作品多次獲獎，入選《中國新文學大
系》，被譯為多國文字，被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早晨好，藍毗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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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那爛陀
寺曾是佛教的
學術中心，二
〇一六年被列
為世界遺產

資料圖片


